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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一 35 岁。目前，让她愿意托付终身的人仍未出现，但

随着年龄的推移，“在未来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”的念头变得

愈发强烈。

在知道“冻卵”这项可以保存女性生育能力的技术后，刘

一开始在网上搜集相关信息，发现在国内暂时不能为未婚女

性提供冻卵服务。刘一也考虑过出国“冻卵”，但综合成本和

其他因素，还是国内更为可行。在刘一看来，这似乎又走入

了死胡同。

2018年12月，30岁的单身女性徐枣枣向首都医科大学

附属北京妇产医院（简称“北京妇产医院”）提出冻卵请求，被

医院拒绝，随后她将北京妇产医院告上法庭。2019 年 12 月

和 2021年 9 月，该案先后两次开庭审理；2022年 7 月 22 日，

徐枣枣收到一审判决书，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。

“虽然一审她败诉了，但让我看到了在国内‘冻卵’的一

点点希望。”此后，刘一开始留意徐枣枣的案子。

单身女性的“冻卵”难题

“冻卵”之争的起源，或许要从我国原卫生部 2001 年发

布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，及原卫生部《关于修订

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、基本标准和

伦理原则的通知》中寻找。上述两份文件明确指出，辅助生

殖技术的应用须以医疗为目的，且明令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

口和计生法规、条例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辅助生殖技术。

而冻卵技术作为辅助生殖技术范畴，自然将未婚女性排除在

外。

但在地方，未婚女性被允许“冻卵”似乎有迹可循。

2002 年吉林省出台地方性法规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条

例》，其第二十九条规定：“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

子女的妇女，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

个子女。”但据了解，对这条地方性法规的风评至今褒贬不

一，也鲜有落实的案例。

2017 年 12 月，原国家卫计委也曾对单身女性生育权相

关问题进行答复，回应称“我国相关法律未否认单身女性的

生育权，并注意到个别地区结合实际制定了有关规定。”

此后几年，关于未婚女性“冻卵”的讨论始终持续着。公

开资料显示，近年来，有代表委员在全国两会上提交过关于

“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权”的建议和提案，呼吁取消对未婚女性

生育权设置的限制，甚至建议赋予未婚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

术权利，或在特定条件下允许未婚女性保护生育能力。

2021 年 8 月，湖南省卫健委在对该省政协十二届四次

会议相关提案答复时表示，“我委将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建议

对《人类辅助生育技术规范》进行修订，进一步完善卵子捐

赠、卵子冷冻等相关法规。”

未婚“冻卵”之争，已持续多年

5月9日下午，走出法院的徐枣枣告诉本报记者，二审庭

审持续了 2 个半小时，未当庭宣判，“我感觉希望还是存在

的。”

庭后，徐枣枣代理律师董晓莹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

示：“就我们认为一审判决不当的地方，我们做了一一反驳。”

董晓莹也特别提到，二审就一般人格权进行了一些拆解，“这

是一审没有做的。”

董晓莹称，二审也再次着重强调包括生育权、身体权，以

及徐枣枣因为单身被区别对待，人格尊严受到伤害等问题。

徐枣枣坦言，法官还就“辅助生殖技术到底包不包括冻卵这一

项”进行了详细询问，“感觉挺耐心细致，关注到了症结本身。”

徐枣枣表示，二审时院方没有提交新证据，但他们再次

强调对生育权最佳的保护是适龄生育而不是推迟生育，“‘冻

卵’就是推迟生育。”

对此，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学系副主任刘瑞爽持不同

观点：“我认为徐枣枣‘冻卵’本质上是在保护自己的生育力。”

“在 30 岁的年纪，徐没有合适的结婚对象，她想在身体

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保存生育能力，我认为是在行使生育自由

的权利。”刘瑞爽说，选择“冻卵”是客观条件下的无奈，延迟

生育绝非她的目的，保存生育能力才是真正的目的。

刘一也向记者阐述过类似观点：“冻卵是让我在未来有

生育的机会，而机会就是希望。”

“冻卵”当事人：希望仍然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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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 岁的徐枣枣（化名）

希望能在自己生育能力断崖

式 下 滑 前 在 国 内 完 成“ 冻

卵”，但挡在她面前的是一道

鸿沟。

5 月 9 日 14 时，全国首

例“单身女性冻卵案”在北京

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

庭。从提告到二审，原告徐

枣枣已经等待了 4 年零 4 个

月。她明白，自己的案件对

广大的未婚女性来说意义重

大。

徐枣枣的抗争，牵动着

很多单身女性的心，比如远

在杭州的刘一（化名）。随着

年龄渐长，刘一“冻卵”的念

头越发强烈。“其实 30 岁的

时候就想‘冻卵’了，想为自

己保留一个拥有孩子的机

会。”刘一告诉记者。

近年来，未婚女性是否

应被允许“冻卵”，成为医学

界和法学界争论不断却仍未

有定论的话题。理论上，“冻

卵”能为女性延长生育年限，

化解生育和事业难两全的焦

虑，但在鼓励生育的当下，单

身女性“冻卵”却迟迟难破

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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尝试留住未来生育的机会

“冻卵”之争，除了事关需求与政策的矛盾，还有对医疗

伦理、健康隐患的担心。

浙大邵逸夫医院副院长、妇产科与生殖中心学科带头人

张松英介绍，目前适用“冻卵”的人群，主要包括身患疾病直

接影响卵巢储备功能、到达一定年纪后卵巢储备功能明显下

降的女性；另外，夫妻在特定情况下进行辅助生殖技术助孕

时，男方未能顺利取精的，也可以申请暂时“冻卵”。

“如果卵巢储备功能非常好且年龄也只在30岁左右，我

不主张‘冻卵’。‘冻卵’毕竟要做促排卵手术，要取卵，虽然创

伤很小，但终究是创伤。”张松英表示。

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医疗纠纷事务部执行主任翟晓

静认为，任何权利和义务都是相对的，无论是已婚妇女还是

单身女性，选择卵子冷冻时都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同时也

要符合社会伦理，比如不得买卖卵子、不得代孕。

“试点适龄女性‘冻卵’的积极意义是有利于保护女性生

育权，同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大龄未婚女性对未来婚

姻中的生育状态的担忧，有利于她们全身心追求学业和职业

发展，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；也让她们有更充足的时间和机

会选择合适的伴侣，有益于未来家庭的稳固及社会的和谐。”

但翟晓静同时也强调，“鉴于我国国情及传统道德观念，未来

不太可能全面放开‘冻卵’，可能会附条件地限制性地放开。”

“我希望二审能够胜诉，进而让医院尽快为我完成冻

卵。”徐枣枣表示，无论庭审结果如何，“冻卵”都是自己必须

坚持的一件事情。

矛盾、权益与担心


